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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父母过度教养是指父母期望孩子能达到自己的要求，而对孩子的生活过度关注和干涉的一种养育方式。

梳理相关研究发现，父母过度教养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多种不良影响，如，孩子学业成绩下降、限

制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信心、伤害孩子情感健康等。现有研究采用依恋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家庭系统理

论等对其消极影响过程进行解释。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从纵向角度出发研究过度教养对子女的影响、发

展适用于本土化的测量工具、加强父母与孩子三者的交互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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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ental over-parenting refers to a parenting style in which parents expect their children to meet 
their own requirements and overly focus on and interfere with their children’s liv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research, over-parenting by parents can have various negative effects on children’s psy-
chological development, such as decreased academic performance, limitations on their indepen-
dence and confidence, and harm to their emotional health. Existing research uses attachment theory,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family system theory, and other theories to explain its negativ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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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The key to future research lies in studying the impact of over-parenting on children from a 
vertical perspective, developing measurement tools suitable for loca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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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尤其是父母与孩子，是青少年发展的微观环境[1]，父母是儿童青少年主要

教养者，因此父母的养育方式会影响孩子的发展。近年来，父母过度教养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

研究者发现父母过度教养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如幸福感、个人和社交能力、情感健康、问题行为

等都有很大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对父母过度教养的概念内涵与测量，消极影响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

等内容进行梳理与回顾，希望能为今后国内开展父母过度教养的相关实证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借鉴。 

2. 父母过度教养的概念内涵 

父母过度教养指的是父母通过提供大量不必要的帮助、过多的建议和风险规避等方式过度参与孩子

生活的非适应性教养方式[2]，其实质就是对孩子的回应和要求的不平衡[3]。因此，根据父母对孩子的回

应和要求我们可将过度教养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对孩子低回应、高要求的过度教养，即“直升机式教养”[4]，是一种独特的养育方式，其特

点是父母对孩子生活的过度干预[5]，包括父母对孩子自主权的压制和过度支持[2]，从而采用不恰当的发

展措施。父母就像是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身边，时刻监视着孩子的成长。 
第二，高回应、低要求的过度教养，即“割草机教养”，它与“直升机式教养”相对应。其特点表

现是父母会为了孩子的成功，像割草机清除杂草一样，帮助孩子清除前方障碍[3]，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溺

爱”。这种为了孩子取得成功不惜一切，但又不会让他们自己面对遇到的困难的过分保护方式，极大程

度上会阻碍孩子自主发展。 
第三，高回应、高要求的过度教养。典型的就是一种中国式父母过度养育——“虎式教养”。在中

国影视剧中也常有表现，如中国都市家庭剧《虎妈猫爸》。它的表现是父母为孩子制定许多规范，且极

为重视孩子学习[6]，成绩考得好便给予奖励，不好则会给予惩罚。这种过度教养的特点是父母会将家庭

荣誉、个人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期望孩子取得某种成就，将孩子培养成自己想要培养的人，从而在心

理和行为上控制孩子[7]，而这种控制会过度重视孩子成绩、技能、荣誉等外在表现，从而忽视孩子的心

理、性格等内在发展，不利于孩子自主能力的发展[3]。 
此外，因为社会角色分工不同，父亲过度教养与母亲过度教养也是有所不同的。前人研究表明，母

亲过度教养要显著高于父亲[8]，且相比于父亲，母亲过度教养与孩子发展后果的关系更为紧密[9]。这可

能是因为大多家庭主要由母亲负责是孩子的养育照料，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与父亲教养方式相比，母亲教

养方式对个体的发展具有独立意义[10]。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父亲转向家庭的趋势在不断发展，这个结果

还能不能成立有待验证，父母过度教养的背后机制也还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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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父母过度教养的测量 

在过度教养的研究中，考虑到数据收集和时效，最常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法。下面对国内外常用的

量表进行了梳理。 

3.1. 按父母作答方式收集——父母过度教养量表 

《过度教养量表》是目前国外学者最常用的量表，由 Segrin 等人编制[11]。这份量表分为预期解决

问题、建议和影响管理、儿童的自我导向、有形帮助四个维度，包含 39 个项目的多维量表，评估了提供

建议、为儿童解决问题、提供帮助、保护儿童免受风险、监控和关注、排除障碍以及管理儿童情绪等教

养行为。包括要求家长对“我给孩子提建议帮助他/她完成事情”和“我尽我所能让我的孩子远离困境”

等项目进行打分。评分标准为得分越高，父母的过度教养行为越多。 
洛克育儿量表(The Locke Parenting Scale, LPS)是 Locke 等人[12]于 2016 年编制的用于评估父母的过

度教养倾向。该量表主要评估可能导致过度教养的信念、态度和行为，并用于学龄儿童的父母。该量表

共 8 个项目，两个维度：确保持续的快乐(五项，例如“我努力确保我的孩子总是快乐的”)和交友(三项，

例如“我认为我和我的孩子现在就像朋友一样”)，采用 5 点计分。 
《中国父母过度教养量表》(Chinese Paternal/Maternal Overparenting Scale, CPOS/CMOS)是由香港学

者 Leung 等人改良编制而成。该量表包含密切监控、干扰孩子的生活与方向、高度重视孩子的学业成绩、

频繁比较孩子与同龄人的成绩、预期解决问题、过度安排孩子的活动、过度照顾、过度情感参与 8 个维

度，共有 44 个题目。量表的分数越高，则说明父亲或者母亲的过度教养倾向越高。 

3.2. 按子女作答方式收集 

3.2.1. 直升机教养问卷 
直升机教养问卷(Helicopter Parenting Instrument)大部分都是自编问卷，并无常用版本。其中，

Odenwelle 编制的直升机教养问卷主要通过实证研究和流行媒体中使用的词汇和短语编制而成，包含 15
个题目，反映子女对父母当前不恰当的、直升机式的养育行为的看法，采用大学生自我报告的方式。此

外，还有 Padilla-Walker 和 Nelson 的直升机教养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5 个项目，评估父母为即将成年的

孩子作出重要决定的程度，信效度良好。 

3.2.2.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或其改编版) 
国内关于过度教养的问卷主要涵盖在父母教养方式中，使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或其子量表测量。研

究者最常用的问卷是由国外学者 Perris 等人[13]共同编制的用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的父母教养方

式调查问(EMBU)，该问卷共分为 11 个分量表，包括父亲教养方式 6 个因素(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严厉、

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和母亲教养方式 5 个因素(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

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我国学者蒋奖等人[14]根据研究需要，曾修订过此问卷的过度保护维度，目

的在于对过度教养进行测量，该量表共包括 8 个项目(如“我觉得爸爸/妈妈干涉我做的任何一件事”)，
采用李克特 4 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过度教养的程度越高。 

4. 父母过度教养消极影响的理论基础 

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希望孩子可以变得更好。对于一些父母来说，恨不能把所有一切都给

孩子，这就很容易导致父母不能够把握好一个“度”。父母过度教养就是超过“度”的典型表现之一，

它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三个理论可以进行解释：依恋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家庭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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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认为，儿童青少年早期发展与亲子关系塑造了他们对人际关系的感知和期望，影响个体在

行为方式、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发展，有助于解释个体在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性情和倾向[15]。在青少年

的心理发展过程中，父母教养方式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在家庭生活中发生的，以亲子关系为

中心，又影响着父母和孩子。而父母过度教养正是因为父母过度干涉孩子生活或忽视孩子需求等行为，

使得儿童青少年形成不安全依恋，影响其未来的安全感、人际关系、情感健康等各个方面。 

4.2.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要理解人类的动机，就必须考虑到对能力、自主性和关联性的内在心理需求。

自我决定理论概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三种基本需求，它们是健康发展和运作所必需的。国外学者 Deci 认
为，父母产生过度教养行为最简单的解释可能是违反了这三种基本心理需求[16]。当这些基本的心理需求

得到满足时，一个人会体验到更多的生活满意度[17]和更低的抑郁水平[18]，如果父母控制过度，可能会

降低孩子的自主性和能力，破坏他们与孩子的关系。 

4.3. 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是由相互依赖的婚姻子系统、父母子系统、兄弟姐妹子系统组成的有组织的

整体。每个家庭成员都处于不同的位置和关系中，所有其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改变都会引起其他成员行为、

情绪的变化。而且，家庭层面的过程对儿童青少年发展产生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子系统，家庭层面的

互动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超越了各个部分的总和[19]。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应当满足家庭成员不

断变化的需要，特别是父母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即将成年的孩子，如果父母过度干预他的生

活，会破坏孩子的自我控制意识和心理健康[20]，让他们很难适应成年以后的生活。 

5. 父母过度教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分析，父母过度教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损
伤个人和社交技能、伤害情感健康。 

5.1. 损伤个人和社交技能 

第一，导致孩子学业成绩下降。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联系[21] [22]。
所有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从而使得有的父母将大量精力倾注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在学

业上的成就能够达到他们的预期。但多项研究表明，当孩子们经历与过度教养有关的过度控制时，他们

会感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和自主性水平不足，情绪越来越低落[3]，更有可能使用或滥用疼痛和焦虑药物，

出现厌学倾向，导致学业成绩下降。 
第二，限制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信心。研究结果显示，当父母表现出过度教养行为(包括过度控制)时，

孩子可能无法发展必要的个人和社交技能，限制孩子的独立性和自信心[5]。父母的过度参与会抑制子女

的创造力[23]，并且会导致青少年缺乏自主性，也可能会导致他们在长大成人后自我效能的降低[24]。此

外，过度控制/保护会使孩子远离生活困境和挑战，失去发展应对能力的机会，会导致孩子对自己和外界

产生认知偏差，如自卑和不安全感[25]。 
第三，影响人际交往，增加个体出现社交焦虑的风险[26]。父母的过度控制、过度保护和偏爱会使青

少年减少与他人的交往，失去锻炼社交能力的机会[27]。过度教养与孩子对父母的不安全依恋密切相关，

过度教养的父母认为他们对孩子的教养是一种良好的教养方式，会给孩子们带来好处，父母过度教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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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是出于善意的，虽然这些行为不适合孩子的发展，可能会对孩子维持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造成阻碍

[28]。父母过度保护是孩子心理社会发展的一个危险因素，可使孩子产生功能性躯体症状，广泛性社交焦

虑，增加儿童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敏感度[26]。父母的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水平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孩子

可能无法发展自己的自主性以及相应的社会能力[29]。 
第四，出现问题行为。研究表明，过度教养与青少年的一些问题行为有关[5]，在过度保护下，因为

父母承包了一切，长大的孩子对很多事情缺失责任感，只有较低的生活技能，缺乏自理能力。不仅如此，

父母过度干涉保护的教养方式也可以正向预测中学生顺应不良的完美主义，增加孩子对自己行为的过度

担心、害怕犯错误，并为自己或他人设定个人标准，要求自己必须达到目标[30]。此外，父母对个体影响

深远，在个体遇到问题时，会模仿父母的方式去解决，父母不及时立规矩，个体就会用对自身有利的方

式去处事，从而使道德推脱水平升高，进行网络欺负行为[31]，也有可能使孩子更加容易出现攻击行为等

问题行为[32] [33]，更有甚者可能会导致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出现[34]。 

5.2. 损伤情感健康 

在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父母教养方式正确与否，对其是否出现个体焦虑有极为重要的关联。国

外学者发现，过度教养是情绪调节问题的预测因素[35]，会进一步引发情绪障碍。中国学者也表示，如果

父母使用不当的教养方式，会使子女形成难以适应社会的不良人格特征，也更容易情绪化[36]。 
一方面，父母过度教养影响孩子的焦虑水平，父母过多的过度保护与冷漠拒绝、父亲过少的温暖关

怀都可以预测青少年较高的焦虑障碍风险[37]。此外，父母的教养方式如果偏向于惩罚严厉、拒绝否认、

过分干涉或过分保护偏爱，都会增加子女的社交焦虑[38] [39]。刘方琳[40]的研究也发现，子女的焦虑水

平直接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父母过度教养方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子女焦虑水平。 
另一方面，父母过度教养会影响孩子的抑郁程度。父母不恰当的过度干涉会对进入青春期孩子的情

感健康产生重要影响，降低孩子的主观幸福感[41] [42]，更有甚者可能会导致孩子患上抑郁症和焦虑症。

大量研究表明，在父母的过度养育下的孩子，抑郁程度比正常养育状态下的孩子更高，生活满意度较低，

自我效能感较低，导致生活适应能力较差[43]。 

6. 结语 

近年来，父母过度教养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成为国内外研究热点，并且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但该领域仍存在部分问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具体而言，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加入一些纵向研究，考察父母过度教养对子女的影响及原因，未来研究可

以收集纵向数据，采用交叉滞后分析进一步探索三者的关系。现在的研究大多采用问卷法，之后的研究

应该加入访谈法，更深入探讨这一教养方式。 
二是缺乏本土化父母过度教养测评工具。良好的测量工具是推进研究的基础。目前国外父母过度教

养测量工具已有较大发展，但国内关于过度教养的问卷大都是通过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测量，单独的过度

教养本土化问卷很少，在使用时容易因为不同文化背景差异以及群体特殊性造成结果偏差。因此，在研

究工具上应该细化过度教养的维度，发展出适用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测量工具。 
三是加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目前研究所得的材料大多还是儿童青少年主观报告的，较少父母

报告或父母加子女一起报告的数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主体报告、观察法或实验法对整个亲子家庭进

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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